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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果去打伊朗，将会陷入一个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量多深的泥潭，不

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自1953年摩萨台政府被推翻，美国和伊朗结下仇恨。当仇恨

“升华”为意识形态之后，仇恨更加深重。当前真正的问题是伊朗想要发展核武

器，这将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筹码。按照美国原有的外交政策，伊朗核武

器问题将无解。要解决伊朗核问题，需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美国对其

伊朗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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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坚果

2007年，麦凯恩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参加了南加州的一个活动。有人问他对
伊朗的看法。麦凯恩说：“海滩小子（Beach Boys）不是有一首老歌吗？‘轰，
轰，轰，把伊朗炸平’（Bomb, bomb, bomb, bomb, bomb Iran）。”
这个老男人，老得连老歌都记不住了。海滩小子是一支在 20世纪 60年代非

常活跃的乐队，但早几年出道的甲壳虫乐队几乎把他们的风头全压下去了。海滩

小子从来没有唱过轰炸伊朗的歌。麦凯恩提到的，是 1979年伊朗学生扣押美国
使馆人员之后，有人把海滩小子翻唱的一首歌《芭芭拉·安》改了歌词。歌词变

热 点

55



成了：“轰/轰/轰/把伊朗炸平/把伊朗炸成停车场。”
麦凯恩的记忆力已经不那么清晰，但他要传达的信息却非常清晰。有很多美

国人认为，解决伊朗问题的办法，就是打一仗，教训下这个“流氓国家”。

美国会打伊朗吗？

美国不是打不了伊朗。美国是谁啊。2011年美国军费预算高达 7393亿美
元，约相当于排在后面的25个国家军费支出总和，占全球的45.7%。美国在军事
技术方面令对手望尘莫及。1991年海湾战争中，“战斧”巡航导弹、精确制导导
弹、带夜视仪的新型坦克等新型武器纷纷登台亮相，令人眼花缭乱。2003年美
国入侵伊拉克，不到四周就摧毁了萨达姆政权，更是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们目

瞪口呆。俄罗斯前任国防部副部长说，我们的将军们没有预料到伊军的惨败。但

是，打赢了之后才是战争的开始。如今，美国在伊拉克已经耗费了将近十年的时

间。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统计，美国为伊拉克战争累计投入将近 7700亿美元。
美国国会预算局说，从 2003到 2012年，美国纳税人每天都要为伊拉克战争和伊
拉克重建项目承担 2650万美元的支出。美军已经有 4000多名士兵因战争死亡，
以后还将有更多。基地组织的一名高官就曾说，穆斯林们应该感谢真主，让美国

人来到了伊拉克，到了穆斯林自己的地盘上。他们鼓励圣战分子见到美国人，不

分军民，全部杀光。

如果美国打的不是伊拉克，而是伊朗呢？

伊朗是个大国，不是个小国。伊朗的国土面积是伊拉克的四倍，人口是伊拉

克的三倍。伊朗的国土面积为 1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
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在一起还大，超过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也比中国长

江以南的华中、华东、华南各省、市、自治区的面积总和还大。伊朗有大约

7000万人口，伊拉克的人口约为 2500万。伊朗的人口超过了英国、法国和意大
利，相当于加拿大的两倍、沙特阿拉伯或马来西亚的三倍、以色列的十倍。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是一片平原，而伊朗则四面环山、依山傍海，像一座堡

垒，易守难攻。

横亘欧亚大陆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系，在伊朗境内分成了两个支脉，像

张开的两个手臂，把伊朗紧紧地环抱起来。一支是厄尔布尔士山脉，沿着里海南

岸绵延，如波涛般起伏不定，最低的是低于海平面的里海洼地，最高处是海拔

5604米的锥形火山达马万峰。厄尔布尔士山脉向东到达伊朗和阿富汗边界之
后，再向东向南，连接上兴都库什山脉。另一支是扎格罗斯山脉，它是高加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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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的南支脉，起自伊朗西北部的乌尔米耶湖，一直向东南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

扎格罗斯山脉其实包括了几条平行的山脉，好像感觉对伊朗的保护还不够严密，

它们再要仔细地多加几道锁链。

在群山环绕之中，是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中央，有两个巨大的沙漠盆地，

即卡维尔盐漠和卢特荒漠。卡维尔盐漠的表层有一片脆弱的盐壳，下面是粘稠的

泥浆。在盐漠之中，没有任何动植物能够生存。卢特荒漠炎热多风，和盐漠一样

荒凉。曾经到过这里的俄罗斯旅行家尼古拉·哈内科夫说，要是跟这里相比，戈
壁沙漠应该算是肥沃的。

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伊朗是一个防守型的国家。即使伊朗有对外扩张的

野心，也难以遂愿。往北去，在破碎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之间，断断续续有一些山

口，但是北部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是伊朗的劲敌。伊朗的东北部毗邻土库曼斯

坦，通向中亚草原，但那里几乎和伊朗一样贫瘠、荒凉。伊朗的东部是阿富汗和

巴基斯坦，地势比伊朗更为险恶。往南，要跃过高山，才能到海边。伊朗有大约

1300公里的海岸线，一半在波斯湾，一半在阿曼湾，但伊朗没有强大的海上力
量，始终是陆地国家。如果伊朗对外扩张，最便捷的通道是朝西，顺着河谷打出

去。古代的时候，波斯人曾从这里一直打到埃及和希腊。但是打出去之后如何补

给大军呢？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使在波斯一度对外扩张的时候，他们对

占领地区的统治也很宽松，随时准备收缩战线后退。如果伊朗想成为一个帝国，

唯一的可能性是向西南部进军，彻底征服两河流域，以这里的沃土平原为根据

地，图谋天下霸业。但遗憾的是，伊朗从来不曾完全占领两河流域。相反，外国

统治势力，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直到英国和

美国，都曾占领伊拉克，或让伊拉克成为自己的代理人，直接威慑伊朗。

作为防守者，伊朗占尽地利。从西部直接越过扎格罗斯山脉进攻伊朗几乎是

不可能的。1980年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曾经尝试过，但以失败告终。伊朗的西
南部，是一片潮湿的沼泽，阻挡了阿拉伯人的入侵。伊朗在北部和东部都有严密

的防守，可以高枕无忧。历史上伊朗几次沦陷，大致都是从东北和西部两个通道

被攻破的。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先占领巴比伦，再从西部山口进入伊朗，消
灭了波斯帝国，波斯的国库被洗劫一空，雄伟的宫殿化为灰烬。公元642年，穆
斯林军队也是从扎格罗斯山脉的隘口攻入伊朗高原的。公元 13世纪，由于伊朗
东部的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者，成吉思汗率蒙古主力亲征，发动了一场残

酷的复仇战争。成吉思汗的进攻路线是从伊朗东北部入境，从东一直打到西，横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果壳中的伊朗

57



扫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伊朗有自己的致命弱点，狡猾的敌人可以利用其弱点不战而胜。和所有的山

地国家一样，伊朗的人口极其多样化。除了占人口 50%~60%左右的波斯人外，
还有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等。从表面上看，伊朗99%的人
口都是穆斯林，但占90%左右的什叶派和10%左右的逊尼派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对
立。此外，还有伊朗土生土长的古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基督教、犹太教和巴

哈教等。种族和宗教的分化，给外国势力提供了从内部颠覆伊朗的绝好机会。俄

罗斯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不断介入伊朗内政，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美国在二战之后继承的是同样的衣钵。无论是库尔德人或亚美尼亚人争取

独立，还是在伊朗的宫廷政变中，都能够清楚地看到外国势力的幕后阴影。

这在一定程度能够解释，为什么伊朗会出现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由于平地

多为荒凉不毛之处，伊朗绝大部分的人口都居住在山地。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就是

山脚下的一座城市。在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富饶平地上居住的居民，又大多不是波

斯人。比如库尔德人就住在伊朗西南部的两河流域平原上。山区的经济状况总会

较为落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伊朗无法发展强大的工业和商业。如果山区的

人口较少，他们会很穷，如果山区的人口众多，他们会更穷。山区的居民各自过

着贫困的生活，彼此间不通音信，也难以被同化。没有一种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宗

教力量，难以将伊朗的民众团结起来。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在于，逊尼派

认为默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应由穆斯林公社选举产生，而什叶派则坚持世袭制的

原则，他们将自己的最高宗教领袖称为伊玛目，从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开

始，直到第 12代伊玛目，均为阿里的嫡传子弟。但事实上，什叶派更多的是一
种波斯化的伊斯兰教。从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琐罗亚斯德教

的影子，但逊尼派完全不受其影响。直到 16世纪之前，什叶派的力量都并不强
大。16世纪伊朗历史上最强大的萨菲王朝建立，才带来了什叶派的兴起。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有些像西欧的新教革命。什叶派教义给波斯人找到了一种自我定

位，他们既可以遵从伊斯兰教，又可以保持自己的自尊和特色。

同样的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朗始终对国内有严密的控制。伊朗到处是无孔

不入的安全情报部门、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在国家的军队之外，伊朗还要建立

服从于宗教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政权对国内的不同政见和反对力量高度警

惕，总是本能地认为其背后一定有外国颠覆势力从中作梗。千百年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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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旦后院起火，伊朗将无险可守、无路可退，没有任何回旋和缓冲的余地。

这就是伊朗。美国如果去打伊朗，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伊朗也不会彻底的

失败。美国会陷入一个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深的泥潭。伊朗是一颗坚果，一

颗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

两个冤家

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但如果成了世世代代的宿仇，就很少会有人记得最初

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仇恨。谁知道罗密欧家族和朱丽叶家族之间的仇恨是因为什

么？根据美国历史上的真实故事拍摄的《血仇》，讲述了哈特菲尔德家族和麦考

伊家族之间长达百年的仇杀、纵火，最初的原因是一家偷了另一家的一头猪。美

国和伊朗俨然已成冤家，但又有谁知道，这两个国家之间其实原本无冤无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和伊朗仿佛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美国是一个

奉行孤立主义的新兴国家，而伊朗刚刚懵懵懂懂地撞上西方列强的政治蛛网。要

论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亲密程度，估计相当于蒙古和新西兰。

1856年，美国和伊朗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但既不是在美国签，也不是在伊朗
签，而是两国的领事，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签的协议。想像一下，蒙

古和新西兰在香港签订了一份友好协议。

美国在一战之后，奉行的是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1919年在巴黎和
谈的时候，美国出于道义，想帮伊朗讨一个公道，至少要让伊朗有讲话的机会，

但英国根本不予理睬。当然，美国对伊朗的兴趣并不完全出于高尚的理想。美国

也想得到商业上的利益，尤其是想在肥得流油的石油市场上分一杯羹。但当美国

提出，想让自己的石油公司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进入伊朗的时候，英国当即一口回

绝。英国人觉得，美国人有这样的想法，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二战期间，美国有大约三万名士兵在伊朗，负责盟军的后勤供应。大量的军

火和其他物资从伊朗输送到苏联。美国也通过《租借法案》对伊朗进行了支持。

但美国仍然在伊朗问题上插不上手。1942年，英国和苏联干脆联手，废黜了野
心勃勃的伊朗国王礼萨沙·巴列维。当时，伊朗事实上已经被英国和苏联瓜分。
苏联控制伊朗北部，英国占据伊朗南部。要是由着英国和苏联的意思，干脆找个

完完全全的傀儡做自己的代理人得了，但由于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忌惮，所以才没

有下手，而是让国王传位于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礼萨沙本人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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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最后到了南非，1944年死于当地。
1943年 11月 28日到 12月 1日，罗斯福总统来参加德黑兰会议。这是罗斯福

第一次到伊朗。他在会议期间，一直呆在苏联使馆的深宫大院里，几乎没有出来

看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但罗斯福明确支持伊朗独立。他曾说：“我们要把伊

朗当做一个样板，展示美国怎样施展无私的外交政策。”他想通过经济和技术援

助，把伊朗变成不发达世界的一个榜样。之后，美国陆续为伊朗提供在公共卫

生、农业、教育、公安等领域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但最关键的政策是 1947年 6
月，美国向伊朗提供了第一笔 2500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美国武器。从此，这
成为联接两国政府友谊的重要纽带，来自美国的军火，如潮水一般涌入伊朗。

按这样的情节发展，美国和伊朗本应成为亲密的兄弟。毕竟，美国没有像英

国和俄国那样侵略和欺凌过伊朗，伊朗人原本不像仇恨英国人和俄国人一样仇恨

美国人。但是，1953年发生的一场动乱，彻底改变了伊朗人民对美国的态度。
1950年，伊朗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摩萨台就任首相。他提出将英伊石油公司完

全国有化。这让摩萨台成为伊朗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也彻底激怒了英国。第

一，英国人认为，像伊朗这样的劣等民族怎么有资格和英国谈条件。伊朗不过是

一个落后、腐败、幼稚的“亚洲”国家，伊朗人能理解的只有贿赂和暴力。第

二，英国的确离不开伊朗的石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昔日的大英帝国已彻底败

落，成了一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英国每年从英伊石油公司的税收中获得巨大

的收入和丰厚的公司股份分红。这样的利益，怎么能拱手交出去呢？

美国在其中扮演着极为微妙和尴尬的角色。美国人一开始很同情伊朗，他们

也知道，英伊石油公司的内幕太黑了。伊朗政府怎么说也拥有英伊石油公司20%
的股份，但英国人连账簿都不给伊朗人看。再说了，伊朗也同意，国有化之后会

给予英国适宜的补偿。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件可以谈判的事情。但英国人的态

度则非常坚定：绝不谈判。英国增派驻波斯湾的军队，而且已经准备登陆作战。

同时，英国人撤走了所有的英籍员工，使这个公司基本停工，还冻结伊朗在英国

的银行存款。英国对美国的态度也极其不满，声称如果美国再帮助伊朗，就要和

美国断交。

这让美国感到非常为难。最终，还是英国帮助举棋不定的美国下了决心。狡

猾的英国人知道，要想把美国拖下水，不能就石油说石油，而是要拉响红色警

报。只要吓唬美国人，说苏联想要颠覆伊朗，美国就会激动地捋袖子上阵。英国

人读过 17世纪法国作家拉·封丹的寓言《猴子与猫》：猴子骗猫从火中取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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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让猴子吃了，猫却把脚上的毛烧掉了。军情六处成功地说服美国新任国务卿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要是美国不推翻摩萨台政府，伊朗就会成为中东地区倒塌
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美国的判断力实在不敢令人恭维，但其执行力却非常强悍。约翰·福斯特·杜
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就是当时中情局的负责人。1953年 2月，美国和英国共
同制定了一个代号为Ajax的秘密行动。不，更正一下，这个计划主要是军情六处
制定的，但却由中情局执行。中情局专门拨款100万美元，用于这一秘密行动的
经费。艾伦·杜勒斯找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克米特·罗斯福。这位公子显
然很喜欢刺激性的工作，他马上飞往伊朗，在美国使馆坐镇指挥。克米特·罗斯
福一方面到处散布假消息，污蔑摩萨台，煽动公众骚动乱和部落动乱，雇佣恶徒

假扮左翼的图德党人上街游行滋事；另一方面，秘密地和几位伊朗军官勾结，鼓

动他们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的伊朗军官以扎黑迪和卡尚尼为首，这两个军官都以

贪污腐化著称。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卡尚尼曾经和图德党秘密接触，打算让图德

党支持他做首相候选人。

1953年8月19日是伊朗政变的日子。一群高呼支持国王口号的人群沿着德黑
兰的大街游行，沿途袭击了支持摩萨台的国家广播电台和其他机构。他们的真实

身份是德黑兰贫民区的职业流氓，上街闹事拿到的报酬是由中情局现金支付的。

与此同时，几支军队包围了摩萨台的官邸，并迫使他投降。摩萨台被判犯有叛国

罪，一直被软禁至死。

如果要理解伊朗人对美国的刻骨仇恨，就得了解美国在 1953年伊朗政变中
的所作所为。仇恨的种子就是在1953年种下的。
摩萨台下台之后，巴列维国王控制了伊朗的政局。巴列维国王是美国驻伊朗

大使乔治·艾伦的好朋友，他们平时经常一起打网球，两家每个星期都要聚餐。
1949年年底，年轻、英俊的巴列维国王访问美国，受到明星一般的隆重欢迎。
在美国人民的眼中，巴列维就是伊朗，伊朗就是巴列维。

可惜的是，伊朗人并不这么看。他们看到的是，摩萨台政府被推翻之后，巴

列维是在美国人簇拥下回国；他们看到的是，巴列维用卖石油的钱，大量从美国

进口武器。巴列维甚至想在军事力量上和苏联抗衡，而且他对新式武器极其痴

迷。有个笑话说，别的男人是看《花花公子》会兴奋，巴列维读介绍新式武器的

小册子就能达到高潮。伊朗人看到的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巴列维时期终于挤进

了伊朗，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事人员和工人涌入。他们看到的是，伊朗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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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确较快，但财富并没有公平分配。石油出口换回的收入除了进口军火，就

是建造一些华而不实的建筑。在伊朗这个拥有丰富能源的国家，许多农村却没有

电，甚至德黑兰都经常断电。尤其是，伊朗人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狂妄自大、暴

戾残忍的国王。在巴列维时期，国王就是一切。议会变成了摆设。1975年，连
原本只是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伊朗成为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

家。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国王镇压了所有他能看得到的政治对手，才迫使

反对力量都投奔宗教阵营。

正是巴列维政府自己的愚蠢，点燃了 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事情的
导火索是，一份半官方的德黑兰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污蔑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

霍梅尼是英国间谍，甚至可能是个同性恋者。这篇蹩脚的文章燃起了伊朗人的怒

火。愤怒的人们上街游行，而政府的镇压活动几乎变成了肆意的报复。危机不断

升级，死难人数越来越多。11月5日，德黑兰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暴乱。英国大使
馆遭到攻击，政府部门被洗劫，很多商店被焚烧和抢劫，德黑兰大学的国王雕像

被推倒。此后一个多月，德黑兰重要的集市一直罢市、交通瘫痪、经常大规模停

电、政府瘫痪、军队人员大量逃跑，有些士兵甚至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长官。12
月10日，德黑兰爆发了大约200万人的示威游行。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1月1日
宣布出国“休假”。他这一去，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美国也从此失去了伊朗。

美国和伊朗的相互仇恨开始赛跑。仇恨的眼中看到的只有仇恨。美国人看到

的是人质危机。1979年 11月 4日，一群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扣
押60多名使馆人员为人质，直到444天之后才释放。伊朗看到的是美国在两伊战
争期间站在伊拉克一边，给伊拉克提供军火，帮助萨达姆攻打伊朗。美国人看到

的是1979年11月20日，一群激进的伊朗穆斯林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伊朗人看
到的是1988年7月，美国的巡洋舰在伊朗的领海内，用导弹击落伊朗的一架民航
飞机，机上290名乘客全部遇难。
到最后，仇恨“升华”为意识形态。伊朗人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颠覆

伊朗政权。美国人认为伊朗就是一个邪恶国家，除掉伊朗是美国的神圣使命。

在伊朗和美国，都是“鹰派”占上风。1989年，哈梅内伊接替霍梅尼，成为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直是霍梅尼的追随者，在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曾被

捕入狱，受尽迫害。1981年，他曾在一次集会上被反对派炸成重伤，右手至今
残疾。哈梅内伊一生的经历和信念，让他深信，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和美国断

绝关系，坚决不能让像巴列维这样的美国走狗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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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伊朗对美国的警惕多少有些神经质，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则来得莫

名其妙。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召集了一批头脑顽固但意志坚定、外交经验缺乏

但善于操纵决策的“新保守主义者”。在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

人的支持下，他们开始鼓吹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新保守主义者人数稀少但能量

巨大，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以及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有紧密的联

系，信奉一位孤僻的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错误地认为伊朗是个摇摇欲
坠的国家，一推就倒。一位新保守主义者声称：“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可以休矣，

现在要的是一个自由的伊朗。”受到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小布什在2002年将伊朗
归入“邪恶轴心国”。和伊朗的和谈，甚至是正常的外交对话都终止了。2007
年，小布什甚至曾提出过“三天闪电战计划”，说美国要是再不动手就晚了。

美国一再的错误政策，加深了伊朗对美国的仇恨。当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

向伊朗伸出了和解的手。奥巴马不再提要颠覆伊朗政权，也不再提军事打击伊

朗，他希望用各种可行的办法妥善处理伊朗核武器问题。

哈梅内伊的第一反应是：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果壳中的核问题

美国和伊朗的外交政策和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都完全不一样。

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似深思熟虑，似乎每一项政策都是大战略棋盘上搜肠刮肚

想出来的一步棋子，都有反复计算过的深远用意。但事实上，美国在二战之后，

多次在重大外交决策中犯愚蠢的错误。在朝鲜战争期间，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就

是不相信中国会出兵援助，他扣押了前方传来的和他意见不一致的重要情报。美

国那么热衷派兵越南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美国的解释，是担心红色中国借

道越南，将势力扩张到东南亚。且不说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野心，就算是中国

要打东南亚，也不会从越南出兵。越南是个地形狭长的国家，一边临海，一边傍

山，最窄处不过几十公里，只要控制住这个隘口，敌人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过

去。无论从老挝还是从缅甸出兵，都胜过借道越南。美国在“9·11”之后忽然去
打伊拉克，更是匪夷所思。很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劫机的恐怖分子是伊拉克

人，错，他们大多是沙特阿拉伯人。很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本·拉登躲在伊拉
克，错，伊拉克和基地组织风牛马不相及。有人在美国的背后给了他一拳，他在

气头上，一巴掌就扇在站在面前的小个子路人乙脸上。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似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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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但一直在犯错误。这只能说明，一个大国在外交政策上犯错误的空间有多么

得大。美国犯了几十年的错误，仍然可以自以为是、自行其是。

伊朗看似激进而顽固，但其外交政策却一直小心翼翼。它的激进是表演出来

的激进，它的谨慎是为求生存逼出来的本能。由于跟对手相比处于弱势，而且周

围都是敌人，所以伊朗刻意将自己装扮成顽固的极端主义。这种激进的宗教就像

豪猪身上的刺，是为了吓唬敌人，又像变色龙的皮肤，是为了蒙蔽对手。每一个

小孩子都知道，要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当个好孩子是不行的，只有又哭又闹、不

听话，才能逼迫父母就范。用博弈论的术语讲，这样子，你的威胁才是可以置信

的。但是，伊朗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自杀性的决策。美国攻打阿富汗的时候，恰

逢新保守主义者一派狂言，扬言要打伊朗，但伊朗却在暗中帮助美国。伊朗将可

疑的基地组织成员驱逐出境，而且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阿富汗的地方军阀们站

在美国一边。这说明，一个小国，有一点点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犯错误是

大国外交的奢侈品，哪怕像伊朗这样看似不按牌理出牌的国家，其实都是谨小慎

微的现实主义者。

伊朗是美国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伊朗是美国自己想象出来的敌人。伊朗不

过是一个区域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防守状态的国家。和当年波斯帝国的疆

域相比，在外国的侵略和干预之下，如今的伊朗国土已经小了很多，但它根本就

没有想过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即使是在中东，伊朗也是一个防守型的国家，其对

外输出革命的劲头，远远比不上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土耳其。伊朗自己也清楚，

作为一个波斯人国家，怎么可能在阿拉伯世界里当上盟主呢。即使伊朗是一个少

有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人士希望用伊斯兰教，而非西方的法律治理国家，但

所有的伊朗人，也都有对安全、繁荣的渴望，他们最渴望的是，过上一种有尊严

的生活。哈梅内伊说，伊朗追求的目标是“科学和技术上足够先进，先进到可以

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到可以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到可以政治独立”。

你能想象伊朗去攻击美国本土吗？谁才是更真实的威胁呢？

真正的问题是伊朗想要发展核武器。这将彻底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筹

码，也将在整个中东激起阵阵波澜。

最早是美国怂恿伊朗发展核武器。那时，美国正和巴列维国王打得火热。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认为核武器是反伊斯兰教义的，他坚决反对发
展核武器。那为什么现在伊朗又想要核武器了呢？

伊朗现在面临的外部形势是，东边的阿富汗、西边的伊拉克都被美国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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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并不惧怕美国部队的地面进攻，只要能守住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扎格罗斯山

脉，伊朗就安然无恙。但是，伊朗害怕美国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为基地，再加上在

中东的其他盟友，对伊朗进行内部渗透。这不是伊朗的幻觉。美国支持伊朗西南

部俾路支人的分裂运动，也在支持伊朗产油地区库泽斯坦省的阿拉伯人闹独立，

美国在伊朗的西北部支持库尔德人，还在阿塞拜疆收容了一批从伊朗流亡过来的

阿塞拜疆独立分子。美国几乎一半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伊朗周边。数百枚巡航导弹

瞄准了伊朗的城市、工厂、军队和核设施。在卡塔尔、伊拉克、土耳其、乌兹别

克斯坦、阿富汗的美军基地，整装待发的飞机、直升飞机、两栖攻击舰，随时准

备命令一下，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插入”伊朗。平日，还经常有美国的侦察飞机

在伊朗上空盘旋。

伊朗能够采取的对策是：继续加紧对国内的严密控制。外部的威胁越是紧

迫，伊朗国内政治中的强硬派越是得势。继续扩军备战，伊朗的军队加上伊斯兰

革命卫队一共有 45万兵力，足以保证依托有利地形，和入侵的军队打游击战。
伊朗也会以攻为守，渗透到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干扰美国的战略部署。

伊朗还可以展开外交攻势，加强和欧洲、日本这些石油进口国的联系，同时积极

拉拢印度、中国这些新兴大国。

但最根本的是核武器。伊朗的最终目标是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核武器不是

一种进攻性的武器，而是一种防守型的武器。除了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

弹，至今为止，从未有哪个国家，哪怕在最凶险的时候使用过核武器。但一旦你

拥有了核武器，就等于拥有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权利，敌人就无法彻底摧毁你。

伊拉克没有核武器，最后被美国灭了；利比亚没有核武器，也被西方推翻。北朝

鲜有核武器，所以到现在还能逍遥自在。有核武器，生存；没有核武器，灭亡。

这是一条铁律。更不用说，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将给其领导人增加多少光辉，

也让普通百姓感到何等振奋。这是一种不设身处地，难以理解的微妙情感。白崇

禧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曾经回忆，当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他
在美国，激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完了，才想起来，这是共产党的原子弹。

按照美国原有的外交政策，伊朗核武器问题将成为无解的难题。如果实施

“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直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呢？以色列曾经打击过伊拉克的

核设施，但萨达姆很快就重建起来。消除伊拉克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最终是在美

国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之后。但是，如果美国出兵攻打伊朗，势必陷入一场旷日

持久的战争。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帝国灭亡的根源都是战线拉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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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消耗过大。美国真的想让伊朗变成自己的最后一站？如果采取和谈呢？估计

伊朗会采取“边打边谈”的政策，一边游走在民用和军事的边缘，打擦边球，一

边时硬时软地和美国及国际社会谈判，直到最终临门一脚，拿出自己的核武器。

每增加一个核大国，整个世界都会增加更大的风险。解决伊朗核问题，要靠

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但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必须对其伊朗政策做重大调整。

首先要消除的是对伊朗的恐惧和仇恨。伊朗没有灭美国的雄心，也没有这个

能力。伊朗关心的是内部的稳定问题。退一步讲，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意

味着中东地区会落入伊朗之手。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足以震慑伊朗。伊朗有了核武

器之后，其他中东国家不会立刻团结在伊朗的旗帜下面，相反，它们会吓得紧紧

地扎入美国的怀抱。所谓的核武器“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一旦伊朗有了核武

器，其他中东国家就会群起效仿。但北朝鲜有了核武器之后，韩国和日本都没有

跟进，尽管它们完全具有很快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美国的过度恐惧，反而会增

加中东核竞赛的可能性。

想要彻底地解决伊朗核武器问题，需要在中东建立无核区。一个无核的中东

对各方都是有利的。但棘手的地方在于以色列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而且以色列多

次声称，如果美国不打击伊朗，它就会自己发动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如果双方

都不使用核武器，难道伊朗能够在军事上战胜以色列吗？事实上，以色列已经成

为美国在中东的“负债”，美国的中东政策，被越来越不耐烦的以色列挟持。美

国必须重新反思自己在中东棋局的每一步棋子。

美国长期以来依赖的对伊朗经济封锁、经济制裁，效果并不理想。受到经济

制裁影响最大的不是独裁者，而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和劳动者。尤其是穷人和孩

子，受到经济制裁的影响，没有足够的医药和营养，甚至因此死去。统治者却恰

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内部的高压控制。伊朗希望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正常

的一员，它想成为WTO的一员，却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什么不相信市场和开放
的力量呢？

伊朗可以变成坚硬的壳，也可以长成嫩绿的芽，它的命运如何，要看它落在

什么样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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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global economy is undergoing correction and fluctuation,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has intensified the new round of competition. The deep-rooted problems of
the US and European economies are yet to get solved in the short term, although it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US and European predominance. The rise of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US and Europe will be a long-term transitional coexistence. It is crucial for
China to grasp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fix its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growth challenges.
The core task for China is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i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build up a new
competitive edge.

China’s Policy Options for Further Opening up

Li Jiguang 45
With the slowdow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limited growth potential for foreign trade and the
weakening of its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anks to changing factor conditions, the
globalization dividends and factor dividends of China’s opening-up have seen significant chang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its development stage. Given the new changes, China should further open up its
economy, which should cater to the goal of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serving domestic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building its global strategy, with the focus on the liberaliz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s,
nurturing of the next-generation export products, implementing“peripheral breakthrough”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and providing development-oriented global public goods.

Iran in a Nutshell

He Fan 55
The US would be dragged into a deeper quagmire of war if it attacked Iran, a situation that would be
more troublesome tha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Vietnam War and it would not win the war. Since 1953
when the Mohammad Mosaddegh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 s the seeds of hatred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have been sown. As it develops and becomes an ideological establishment, it only becomes harder
for such hatred to be disentangled. The real issue is that Iran wants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which
will break the balance of bargaining chips between Iran and the US. Given the US’foreign policy
stance, the Iran nuclear issue will not have any solutions. What can resolve the issue is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US, which needs to adjust its Iran policies.

New International Trends of Capital Control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Yu Yongding and Zhang Ming 68
There have been noticeable changes in the attitude toward capital control or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cademic circles. Traditional opinion argues that
capital controls should be removed.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proposals for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put forward and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have started resumption or strengthening of capital controls. Considering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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